
我与财税改革三十年

山乡变奏曲
谢和平

30 年前，

我曾来过这个地方。

在一间低矮的旧瓦房里，

老村长跟我拉起了家常。

人民公社“大食堂”，

长此下去有多难！

因为吃着大锅饭，

勤快的人儿也变懒。

生产队的出工哨吹了千万遍，

可农民却赚不回糊口的粮。
“一平二调”酿出杯杯苦酒，

“一大二公”搞得人人惶惶。
“十年动乱”曾有人发疯地叫喊：

宁要社会主义的盐碱滩，

也不要资本主义的米粮仓。
意识形态的残酷斗争，

斗得山乡一片荒凉。
难道社会主义就不要生产，

公社化的道路为何那么渺茫？

带着老村长难解的怨气和疑惑，

我默默地离开了这偏远的山乡。

二

“改革开放”的春雷一声巨响，

中国大地燃起了振兴的希望，

山乡焕发出勃勃的生机，

勤劳致富的彩旗处处飘扬。

生产有了自主权，

承包责任制使粮食产量翻了番。
然而前进的道路并非平平坦坦，

计划经济的惯性与市场经济的探索，

又 交织成社会变革的沟沟坎坎。

农民有了生产的积极性，

可农业的投资风险总叫人心 寒。
增产不增收的怪圈，

使发家致富成了农民难圆的梦想。

城乡差距一步步拉大，

弱势的“三农”又在风雨中摇晃。
山里的娃娃上学难，

贫困的农民就医难，

泥泞的山道行路难，

农民何时能跨进“小康”这道门槛？

10年前，

我又来到这个地方。

在财政所的办公室里，

所长与我促膝交谈。

如今农民纷纷外出打工，

大片农田均已撂荒。
落后的耕作已使人饱受劳碌之苦，

但农民仍肩负着沉重的税费负担 。

征齐零星分散的税收，

就像蜜蜂采蜜一般艰难。
……

农民何时才能脱贫致富，

乡财工作为何如此艰难？

带着所长苦涩的提问，

我困惑地离开了这偏远的山乡。

三

党中央与时俱进，

新时期提出了新主张。

放水养鱼，

农民休养生息才能步入小康。
多予少取，

农业依靠工业反哺才能协调发展。

全面取消农业税，

让农民告别了几千年的“国税皇粮”。
新农村建设的号角一声吹响，

山乡历史从 此翻开了崭新的篇章。

2008年的春天，

我又来到这个地方。
眼前是一片崭新的天地，

山乡披上了新时代的衣妆，

水泥马路修到了农家院门前，

昔日的臭水沟变成了清澈的池塘。
长长的水渠把良田环绕，

碧绿的果园妆点着村庄。
漂亮的小洋房鳞次栉比，

村头还建起了休闲广场。

循环经济优化了生态环境，

农家庭院散发出花草的芳香。

生态旅游成了生财的亮点，

“农家乐”成了都市人的新欢。
信息网络布进了小山村，

农民也享受现代文明的精神大餐，

在田间地头用手机知晓天下大事，

在电脑前把生意做到四 面八方。
农民用勤劳的汗水描绘富裕的梦境，

公 仆用科学的理念梳洗绿水青山。
财政支出日益向“三农”倾斜，

公共事业几乎全由政府“买单”。

种田种地取消了一切税费，

还领到了政府的“粮食补助款”。
义务教育学杂费实现了全免，

山里孩子不再为辍学而忧伤。

农村社保与“新农合”的兴起，

灾病不再是压 在农民心头的寒霜。
……

扶持“三农”的举措一件件，

关注民生的好事一桩桩。
党的惠农政策温暖人心，

山乡处处沐浴着公共财政的阳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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